
評論｜雙面墨西哥：第一位女總統上任，與當地痼疾的女性屠殺

體制與現實的平行宇宙。

2013年12月16日，墨西哥華雷斯，一名示威者在瑪麗亞·埃斯科維多（ Marisela Escobedo ）的墳墓前放置了一個木製十字架，以紀念她被槍
殺逝世週年。攝：Jose Luis Gonzalez/Reuters/達志影像

【編者按】：端傳媒「女人沒有國家？」專欄，名字源於伍爾芙的一句話「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但我們保留了一個問號，希望能從問號出
發，與你探討女性和國家的關係，聆聽離散中的女性故事和女性經驗。我是這個欄目的編輯符雨欣。

本期關注墨西哥以至拉丁美洲女性權益的一種矛盾現象：一方面女性屠殺（femicide）盛行，一方面女性運動風生水起、並在體制內取得象徵性的勝利。這
提醒我們，粗暴的殺戮依然在隨機發生，而女性與體制的結合來路漫長、更不見終點。一個人甚至一群人的現身，與頑固的傷害，此刻依然是共存的。

「……二人起身，看看手錶。其中一個主管說：救護車來晚了。警察說：會淮時到的。一位主管說：好了，那您負責一切，對吧？警察說：是
的，是我。主管遞過來一張鈔票。警察接過來，揣進制服口袋裏了。當天夜裏，女屍被放進聖特萊莎醫院的冷庫裏。第二天，法醫助手對她進行
了驗屍。她是被勒死的。被強姦過。法醫助手寫道：陰道和肛門有撕裂傷，懷孕五個月。」

—羅貝托·波拉尼奧，《2666》

智利作家波拉尼奧筆下的聖特雷莎城是一座瀰漫血腥氣的罪惡之城。在《2666》書中「罪行」這一章節的伊始，一名13歲的少女死在荒地裏。此後又有無
數女性葬身於此，而面對觸目驚心的死亡，政府官員、警察、公司主管們幾乎無動於衷。

《2666》書中的聖特雷莎城被廣泛認為是墨西哥北部的華雷斯。華雷斯與美國接壤，多年以來更是墨西哥重量級販毒集團之一：「華雷斯集團」的「首
都」。這裏有一座「秘密墓園」，它專為死於華雷斯的女性而設，幾十個十字架上塗滿了代表墨西哥反性別暴力、反殺害女性的粉紅色，矗立在荒野中。

華雷斯殺害女性案件，聞名於1993年，當年有11名女性被集中殺害，後來的十年間更有超過百名女性被害，令人注目。這座小城也是整個拉丁美洲女性屠
殺現象的縮影。以至在2012年，墨西哥成為第一個在聯邦刑法中將「殺害女性罪」定為刑事犯罪的國家。

而30年後，今年的10月1日，墨西哥歷史上第一名女性總統克勞迪婭·辛鮑姆（Claudia Sheinbaum）正式宣誓就職，她也是墨西哥民主化以來得票率最高
的總統，在6月2日的大選中獲得59%的選票支持，超越了她的前任、政治明星洛佩斯（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https://theinitium.com/column/her-country


2024年6月3日，墨西哥選舉期間，克勞迪婭·辛鮑姆（Claudia Sheinbaum）向支持者發表講話。攝：Hector Vivas/Getty Images

但這絕不代表墨西哥女性運動抵達了最終的勝利。相反，它是另一個起點，因為它將墨西哥女性政治崛起的成果、和女性權利長期受到漠視與侵害的矛盾事
實，同時放在了聚光燈下。

女性政治參與的歷史

辛鮑姆並不如2000年初「粉紅浪潮」的女性政治領袖一般「孤軍奮戰」；那時的拉美，雖然涌現出一批女性出任國家元首，但在國會和基層政治中卻鮮少有
女性的身影。現在的墨西哥，儼然已經成為了整個美洲體制政治中女性參與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儘管在運動參與者和歷史研究者看來，墨西哥女性運動的脈絡有所區分，但是墨西哥女性運動的訴求是相互交織的：草根的女性主義哺育了體制政治中的女
性力量，而進入體制政治的女性又推動着響應普通女性訴求的法案。回顧墨西哥女性權益史，幾個重要的分水嶺分別是1910年-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
1968年墨西哥學運、和1994年發生的一系列政治變革。

1910年革命的前夜，墨西哥正在經歷一場軍閥統治。時任總統波菲里奧·迪亞斯（Porfirio Díaz）是墨西哥在任時間最長的總統，掌權超過35年。迪亞斯政
權的黃金時期大大促進了墨西哥經濟和基建發展，但到了晚期，他本人對權力的迷戀使得他一再操縱選舉、鎮壓反對聲音。而由於對西方資本和西式文化的
推崇，國內貧富差距逐漸達到了臨界點，土地和勞工問題也變得日益嚴峻。這催生了墨西哥革命，對墨西哥軍閥、權貴政治進行了一次大洗牌，多個地區爆
發的武裝起義造成了墨西哥聯邦軍隊的崩潰，建立了新的革命軍和新的政黨——也就是後來的革命制度黨（PRI）。革命後誕生的墨西哥《憲法》也確立了
墨西哥作為一個民主共和國的基本框架。

在席捲全墨的革命時期，許多女性首次得以進入公共生活。出於武裝鬥爭的需要，當時的女性走出了家庭，扮演諸如護士、洗衣員、廚師的職業角色，還有
不少女性走上戰場與男人一起戰鬥、或者承擔間諜的工作。豐富的公共參與使得墨西哥女性不再滿足於做家庭主婦，她們開始有組織地要求一系列女性權
益，從離婚權，教育權，同工同酬，到參政和投票權。1915年，墨西哥女性獲得離婚權，1917年的墨西哥則將兩性關係同工同酬寫入憲法，但墨西哥女性
正式獲得投票權卻要等到40餘年後的1953年。

如果說革命時期是墨西哥女性意識的萌芽，1968年的學運則使得女性運動和左翼政治結下深刻聯盟，成為接下來墨西哥女性更廣泛地參與政治和權益抗爭的
序章。

墨西哥革命後誕生的革命制度黨（PRI）在20世紀的前幾十年中迅速成長為墨西哥第一大黨，藉由革命的影響力在地區和中央政府中建立了深厚的執政基
礎。墨西哥在1917年憲法中規定總統不可競選連任，但在PRI逐漸穩固其執政基礎後，卻形成了事實上的「一黨獨裁」。在長達70年的時間中，墨西哥的每
一任總統都出自PRI，但到後來，曾在迪亞斯時代出現過的政治頑疾：腐敗、裙帶關係、賄選和操縱選舉以及對反對派的鎮壓和噤聲，又一一重現在PRI政府
上。

1968年10月2日，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UNAM）和其他國內高校的學生、教師在墨西哥城特拉特洛爾克（Tlaltelolco）的三種文化廣場上舉行集會，要求
民主改革和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彼時，墨西哥即將舉辦奧運會，政府因此對學生抗議採取了殘酷的鎮壓措施。當晚，墨西哥軍警包圍廣場並對示威者開
火。根據官方數據，死於此次鎮壓的抗議者人數在30-40人之間，但民間統計表示有數百人因此喪生，這一事件也被稱為「特拉特洛爾克大屠殺」。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democraciaabierta/women-in-politics-in-latin-america-from-pink-tide-to-turn-to-right/


2023年10月2日，墨西哥，一名學生參加「特拉特洛爾克大屠殺」 55 屆紀念遊行。攝：Guillermo Diaz/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墨西哥女作家、記者埃琳娜·波尼亞托斯卡（Elena Poniatowska）在她的非虛構著作《特拉特洛爾克之夜（La Noche de Tlatelolco）》中採訪了數名親
歷者。當時一名被抓捕的女大學生Ana Ignacia Rodríguez這樣說：

“他們抓我抓了三次……在大學城，他們想抓誰就抓誰，不尊重任何人。我們女孩精神非常好，因為這是他們第一次逮捕我們；我們關心的是我們的同志，那
些人不會對他們做任何事情。我們互相募捐，買了雀巢牛奶和香菸送給他們，我們相信他們在聽我們說話，於是我們開始唱歌，為他們鼓勁，讓他們鼓起勇
氣，知道他們並不孤單。”

在廣場上的女學生、女教師、女律師、母親們和各行各業的普通女性站在了一起，她們被動員了起來，尋求一種方法表達共同的的憤怒和傷痛，並將此轉化
為社會變革的力量。在此之後的1970、1980年代，她們不僅參與了墨西哥民主化的重要抗爭，也將墨西哥女性運動真正組織成了有力的社會運動。

如今當選的墨西哥新總統辛鮑姆受到了1968年學運的直接影響。她的父母是運動的參與者，而她本人也畢業於學生領袖集中的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並於畢
業後長期在母校任教。80年代，她本人在美國留學期間，參與了對時任總統薩林納斯賄選的抗議活動。她的青年時期，也是女性主義在墨西哥廣泛活躍的時
期，因為70到80年代墨西哥進入了城鎮化和工業化，而女性就業機會的增加相應的逐漸凸顯出女性在城市生活和職業生活上遇到的問題。

1970年代，多個女性組織如「全國婦女運動（Movimiento Nacional de Mujeres）」、「婦女團結行動（Mujeres en Acción Solidaria）」、」婦女解
放運動（Movimiento de Liberación de la Mujer）」等各種民間組織，在墨西哥各大城市涌現。來自這些組織的代表又以「女性主義婦女聯盟
（Coalición de Mujeres Feministas）」、「全國女性解放和權益陣線（Frente Nacional por la Liberación y los Derechos de las Mujeres）」的名
義向國會提交了一系列立法提案，事關女性的生育自由和反性侵等權利。女性知識分子們還創辦了雜誌《FEM》，女性主義在大學校園中的討論變得更加活
躍。這一批知識分子作為聯通過去「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成果和當下更加平民化、大衆化的女性主義訴求的橋樑，拓展了女性主義的議程和視野。

1980年，墨西哥城召開全國女性大會。這一時期的墨西哥女性運動參與者明確意識到，性別議題和各個維度的社會議題是相互糾纏、相互影響的，女性工會
成員也開始積極推動職場女性爭取權益。同時期，原住民的女性運動開始有所發展。

1985年9月，一場8.1級地震襲擊了墨西哥。當政的PRI政府在災後救援、重建過程中的低效，以及救災時期基本社會服務的缺位，讓民衆對政府的信心再度
受到衝擊，也催生了墨西哥公民社會強大的自組織能力和「自治」意識。大量民間力量被動員起來實施重建，而在這些提供食物、兒童照料、社區支持的人
群中，女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們也開始與來自民間的自組織力量深深綁定。

1994年是墨西哥現代歷史上無法繞過的一年。這一年，墨西哥加入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正式生效，墨國與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貿易不再需
要關稅。就在NAFTA生效的同一天，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一支名叫「薩帕塔民族解放軍「（EZLN）的游擊隊發布了宣戰布告，在墨西哥掀起了一場革
命。同一年，由於財政赤字高企，投資者信心下降，墨西哥的貨幣遭到毀滅性打擊。12月，墨西哥政府將比索貶值15%，大量資本外逃，連帶影響到幾個拉
美主要經濟體的貨幣同時貶值，這一事件被稱為「龍舌蘭危機」。而這一年，也是華雷斯成為焦點的第二年。



2001年2月24日，墨西哥聖克里斯托瓦爾的 Oxchuk 村，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的支持者等待薩帕塔大篷車出發。攝：Yoray Liberman/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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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繼承了墨西哥革命中的南部農民領袖艾米利亞諾·薩帕塔（Emiliano Zapata）的名字的EZLN，幾乎全部由原住民組成，旨在抗爭政府和跨國公司對
原住民土地的侵佔。他們旗幟鮮明反對新自由主義政策，要求構建平等和多元的決策機制，並主張女性全面參與政治決策。至今，EZLN仍然在恰帕斯州保
有部分土地和軍事存在，不僅是美洲最有影響力的原住民運動、革命之一，在全球範圍內也影響頗深，EZLN的長期存在使得「抗爭」已經成為了一種常態
和生活方式。

EZLN成員有一大部分是原住民女性，根據組織的基本法規之一《女性革命法》，女性有權參與革命鬥爭、擔任領導人職位、選擇伴侶、不受不正當對待。
無論是90年代的EZLN薩帕塔武裝，還是今天已經基本去暴力化的薩帕塔社區，女性的參與和領導都是這一組織發展和存續的基礎，它根植於這一原住民社
區的信念當中。90年代的EZLN有三分之一的女性軍人，並有7名女性指揮官（Comandanta）；首位在墨西哥城露面的EZLN領袖就是指揮官拉蒙娜
（Comandanta Ramona），一名瑪雅原住民女性。拉蒙娜也是推動《女性革命法》出台的主要人物。

在同一時期，這些草根的女性力量也開始影響墨西哥體制政治。墨西哥政府在1996年成立「國家女性項目（PRONAM）」，主導墨西哥女性政策的制定，
推動墨西哥社會的兩性平等、處理性別暴力和女性生殖健康等。此後，PRONAM更名為「國家女性機構（Inmujeres）」，成為了隸屬於墨西哥政府的永久
機構，1997年墨西哥衆議院還成立了性別平等委員會（Committee for Gender Equality），至此，在行政和立法兩個部門，墨西哥都擁有了與女性政策
直接相關的機構。

當墨西哥陷入20世紀末空前的政治動盪中時，墨西哥女性在體制政治的參與則開始迅速發展。1996年，墨西哥引入了「性別配額」法案，要求各政黨在提
名國會議員候選人時必須包含30%的女性。2002年，這個配額提升到了40%。2014年，墨西哥推出了一項憲法修正案，將性別配額提升到50%，正式實行
性別均等。到了2019年，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也被要求實行性別均等。

暴力文化、性別暴力，以及新一代女性運動

教授說：在這個國家當犯罪學專家如同在北極研究密碼。如同在有戀童癖犯人的牢房裏當男童。就如同在聾子國度裏當嘮叨鬼。就如同在亞馬遜
女人部落裏用避孕套。如果說他們侮辱了你，你慢慢就習慣了。

—羅貝托·波拉尼奧，《2666》

但在辛鮑姆的身後，也是千千萬萬沒有得到正義的女性受害者，與她們的朋友、姐妹、母親。在墨西哥以及整個美洲，厭女文化和長達幾十年的性別暴力都
極其嚴重。

2020年，紀錄片《一名母親的三重死亡》在Netflix上線。這部紀錄片講述了來自華雷斯的母親瑪麗亞·埃斯科維多的故事：她的女兒露比在十五歲的年紀被
男友塞爾吉奧謀殺。死前，露比已經為塞爾吉奧誕下一個孩子，而塞爾吉奧殺死露比後將她的遺體拋棄在垃圾填埋場。

瑪麗亞·埃斯科維多對塞爾吉奧提出訴訟，但在塞爾吉奧已經當庭向瑪麗亞道歉的情況下，一審結果卻是無罪釋放。瑪麗亞從此開啟長達數年的遊行和抗議，
她的足跡遍布墨西哥全國各地，但最後的結果卻是，某年聖誕夜她在州政府門口被公然槍殺。而她的訴訟對象塞爾吉奧死於一場毒販槍戰，直到最後也沒有

https://schoolsforchiapas.org/wp-content/uploads/2014/03/Zapatista-Womens-Revolutionary-Laws.pdf


為其罪行服刑。

2011年12月16日，墨西哥華雷斯，示威者在墓地參加請願，要求伸張正義，紀念被槍殺的瑪麗亞·埃斯科維多(Marisela Escobedo)。攝：Jose

Luis Gonzalez/Reuters/達志影像

從90年代開始的數十年時間裏，華雷斯儼然成為了墨西哥的女性墳場。1993到1999年的7年內，有162名女性在華雷斯被殺害，110名受害者不滿30歲。
在這其中10歲以下的女童有6名，20歲以下的少女有55名。她們中的很多人是工廠女工，大部分人死前遭受過強姦。

華雷斯的女人和女孩們在這裏遭遇的悲劇恰恰與墨西哥在同一時期的經濟機遇殘酷地交織在一起。1994年NAFTA正式生效前後，墨西哥邊境地區涌現出了
大量代工廠（maquiladora），它們的主要功能是為邊境以北的美加企業提供廉價勞動力。家電、電子零部件、服裝企業開始在華雷斯等邊境城市廣泛招
工，大量女性進入了工廠的生產線。

然而，墨西哥社會——特別是墨西哥北部深受「男主外、女主內」思想影響——顯然還沒有做好準備迎接女性在經濟上的全新競爭力。女性走上生產線，不
再整日呆在家裏，開始像男人們一樣養家餬口，甚至，由於工種的特殊需求，一些女性的收入超過了男性。在那些新興工業欣欣向榮的城市，家庭衝突開始
浮現，不久之後，女性的屍體開始出現在公路兩旁和曠野之中。

最初的觀察者顯然沒有捕捉到、或者拒絕捕捉性別暴力背後深刻的恐慌情緒。過去的一些評論和分析將女性的死亡歸咎於情感糾紛、家庭不和等原因，這些
評論顯然忽視了暴力的經濟背景，忽視了「女性如今可以賺錢」這一本該標誌着社會進步的事實，不幸成為了她們被害的原因。

經濟巨變僅僅是啓動了這一惡性循環，在此之後的數十年間，讓殺害女性真正成為了一種文化、一種頑疾的則是政治的力量：司法系統的失靈。前文中塞爾
吉奧的情況並非個例。殺害女性的兇手們一次又一次被無罪釋放，向潛在的加害者們釋放着一個信號：殺害女性並不需要承擔太多後果，有時甚至不用承擔
任何後果。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殺害女性案件面臨立案難、取證難、缺少支持女性的法律資源、以及司法管轄權混亂等一系列問題問題。「殺害婦女罪」在墨西哥刑法
中被正式定義是2012年，在此之前，大量的殺害女性案件被歸類至「兇殺案」的大類，而兇殺案又分為槍擊案和其他工具作案。槍擊案由於涉及到非法持有
武器罪，大部分時候需要考慮有組織犯罪的滲透，需要上報聯邦法院裁決，而其他工具作案的兇殺案件則由州法院管轄。

在「殺害婦女罪」被清晰定義之前，對於此類案件的判決很難找到明確的先例，而就算在法律定義出現之後，不同地區之間在案件歸類上的不統一也讓很多
性別犯罪案件石沉大海。

由於性別犯罪的特殊性、確立證據鏈的複雜性、甚至可能涉及到聯邦和州法院辦案權的衝突，如果沒有強力的法律援助或者司法資源支持，尋求訴訟和公正
裁決的受害者家人們往往要經歷一場沒有結果的苦戰。

https://www.scielo.org.mx/scielo.php?script=sci_arttext&pid=S0187-73722000000100004


在為華雷斯被害女性爭取正義的各方力量中，新聞媒體起了重要的作用。地方和全國媒體的廣泛報道讓華雷斯的案件獲得了墨西哥全國、甚至國際範圍內的
關注。記者塞爾吉奧·岡薩雷斯（Sergio González）在2002年出版的《荒野遺骨（Huesos En El Desierto）》一書以非虛構的形式詳細記錄了華雷斯殺
害女性犯罪的始末。其中，可能最令人扼腕的並非暴力本身，而是政府和僱主對待性別暴力輕描淡寫的態度，繁瑣、官僚的司法流程讓追求正義的代價高
昂，最終導致無人可以對暴力問責，罪犯逍遙法外，女性的性命則無人問津。

此後的20餘年間，媒體和女性運動參與者在墨西哥不斷推動「殺害婦女」這一概念的傳播。這一階段，解決性別暴力問題也成為了墨西哥女性運動的主要訴
求。

2007年，墨西哥正式將「殺害婦女罪」寫入法律條文，2012年「殺害婦女罪」正式入刑，墨西哥開始統計符合該犯罪的案件數量。墨西哥法律將殺害婦女
定義為「出於性別原因剝奪婦女生命」的犯罪。在「性別原因」的法律解釋中，法條列出幾種判斷依據：受害人有遭受任何形式性暴力的跡象；證明存在與
犯罪行為有關的直接或間接威脅、騷擾或傷害；行為人與受害人之間存在血緣或姻親關係，或雙方之間存在任何事實上的關係；受害者屍體在公共場所被暴
露、拋擲、存放或展示；等等。

但遺憾的是，法律條文的批准和生效相對於性別犯罪的迅速蔓延還是晚了一步。此時在墨西哥，對女性的性別犯罪已經如同瘟疫一樣傳播到了墨西哥各個角
落，它已經不再是華雷斯或者邊境地區的特殊現象。

2021年2月5日，22歲的萊斯比·里維拉·奧索里奧（Lesvy BerlÍn Rivera Osorio）被殺後4年，她的母親阿拉斯利·奧索里奧(Aracely Osorio)

參加一個抗議活動後發言。攝：Cristian Leyva/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2017年，在位於首都墨西哥城的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UNAM）校園內，人們在一間電話亭裏發現了22歲的萊斯比·里維拉·奧索里奧（Lesvy BerlÍn

Rivera Osorio）的屍體，她的脖子上纏着電話線，死於窒息。她的男友埃爾南德斯被監控拍到毆打萊斯利，與她一起進入電話亭，並在事發後獨自走出電
話亭，隨後被定為嫌疑人。萊斯比在大學校園內殞命一事迅速掀起了大學和墨西哥城內的激烈抗議。

檢察官隨後發布社交媒體稱，萊斯比在事發時「醉酒、吸毒、且並非學生身份」，以譴責受害者的手段推諉對案件的深入調查，甚至一度試圖將案件定性為
自殺。在萊斯比家人的堅持和多方施壓下，司法部門才轉而將案件作為「殺害婦女案」展開調查和審判。最終，埃爾南德斯獲刑45年。對於受害者的家庭來
說，這一量刑可以說是杯水車薪，但在墨西哥，令人遺憾的事實是，兇手最終能以殺害婦女罪獲刑已經是難得的正義。

女總統能改善殺害女性現象嗎？

在女性政客不斷在墨西哥體制政治內嶄露頭角的今天，墨西哥各地的普通女性還在不斷死去——很難說究竟是隨着時間推移有更多的女性被害，還是過去的
數據沒能準確反映性別暴力的現實。根據墨西哥政府數據，2021年是迄今為止殺害婦女案件最高發的一年，全年有1004名婦女因性別原因受害身亡。今年
5月為止，死於殺害婦女案件者已經達到331名女性，其中新萊昂州受害者最多。

辛鮑姆上台後，有評論稱她的性別政策將會是她與前任洛佩斯政府最大的區別。在辛鮑姆的執政計劃中，她提出了一些具體政策，比如原則上將每一起有女
性死亡的罪案都作為性別犯罪開展調查；設立全國婦女SOS熱線，與報警電話綁定；重新梳理殺害女性罪的刑事定義，避免性別犯罪和有組織犯罪混淆；以
及最重要的，提出在2030年前將全國殺害女性犯罪率降低30%。

https://www.gob.mx/conavim/documentos/ley-general-de-acceso-de-las-mujeres-a-una-vida-libre-de-violencia-pdf
https://www.diputados.gob.mx/LeyesBiblio/ref/cpf/CPF_ref154_25abr23.pdf
https://www.milenio.com/policia/lesvy-berlin-osorio-caso-feminicidio-joven-cronologia
https://www.visionofhumanity.org/understanding-the-dynamics-of-femicide-of-mexico/#:~:text=Femicide%20in%20Mexico%20rose%20significantly,dynamics%20of%20homicide%20in%20Mexico.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NYfHA2AxT4NVIeOqInuepmWL-zknPKG/view
https://www.swissinfo.ch/spa/democracia/combatir-el-feminicidio-en-m%C3%A9xico-ser%C3%A1-prioridad-para-claudia-sheinbaum/87662351
https://claudiasheinbaumpardo.mx/wp-content/uploads/2024/03/CSP100.pdf


作為墨西哥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辛鮑姆的政策倡議固然十分誘人，但在更現實主義的視角下，我們也會發現辛鮑姆在其最近的執政經歷中，也就是其擔任
墨西哥城市長期間，並沒能有效遏制殺害婦女犯罪。墨西哥媒體Animal Politico就指出，辛鮑姆號稱在自己和盟友巴特斯任上，墨西哥城的殺害婦女犯罪率
下降了37%-40%，但該項數據有被故意操縱的嫌疑（2018年12月比對2024年2月）。考慮以年份為單位的完整統計（2018-2023年），這一數據實際上
升了29%。

在辛鮑姆身後，站着墨西哥新崛起的一衆女性政客，她們在國會、地方議會和政府都佔有一席之地。辛鮑姆的當選是一個里程碑，它是女性參與墨西哥公民
社會、草根女性運動和體制政治的階段性成果。但是，一位女性總統並不意味着女性主義政治的最終勝利；事實上，提倡女性主義政策的女性政治領袖反而
面臨更大的風險，尤其是在一個性別問題依然相當割裂、相當敏感的國家。墨西哥的女性運動和女性政治參與者們對辛鮑姆的承諾只能抱有謹慎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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